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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生五音不全，却爱吼歌。 记
住，是吼，不是唱。 人说艺术家都
是天生的，没办法，可能我的基因
里这项功能就不健全。 即使在故
乡紫阳生活了 18 年，也没从那片
号称“民歌之乡”的土壤中汲取一
丁点营养。 所以，唱歌的天赋，一
直没够着及格线。

不会唱，却爱唱。 幼时，家中
广播经常播放《东方红》等革命歌
曲，就本能地跟着学，胡乱地跟着
唱。 离开了广播，我便把词记混，
为此给哥哥姐姐们增添了许多乐
趣。 当二哥和姐姐推磨推得又累
又乏时，总爱让我唱歌。 我得到命
令似的立马扯开嗓子吼起来：“东
方红， 太阳升， 雨露滋润禾苗壮
……” 没想到我的歌声成了二哥
和姐姐解乏的良药、干活的动力。
在我的歌声中， 他们推磨的速度
明显快了许多。 每当这时，添磨的
母亲也会展露出难得的笑容 ，还
不时鼓励我几句，说我唱得好，将
来有出息。

受到表扬，我自信心爆棚，以
后只要二哥和姐姐推磨， 我便主
动为他们献歌。 歌词和曲调都是
串烧和改编版，拥有我自己的“版
权 ”，且每次都有变化 ，没人学得
来的。 当然，哥哥姐姐唱歌时绝不
会模仿我，他们要的，只是我这五
音不全、 胡编乱唱的歌声给他们
带来的快乐而已。 正规的歌广播
里他们听得够多了， 那都是全国
有名的歌唱家唱的，水平没得说。
只不过听多了可能觉得不新鲜 ，
就像吃多了大鱼大肉， 想换换口
味， 才偶尔吃一盘我给他们炮制
的“野菜”。

二

正是受了家人的鼓励和赞扬，上小学后老师
教歌时，我一亮嗓子便是另类的“孤篇压全唐”，
音准出奇差，唱得最卖力，抢拍数第一。老师便经
常批评。批评归批评，我的毛病却改不了，一开嗓
就这德性。 老师最后也无奈，只能由我自娱自乐
似的引吭高歌。 所幸小学五年半，只学了不多的
几首歌，整个中学时期只在上初一时上过一节音
乐课，我的噪声污染才没对老师和同学们造成什
么伤害。

印象最深的歌还是在小学时学的两首，一首
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教我们的是临时给我们带
了一段时间课的哈老师，哈老师是居民下放时随
父母到我们村安家落户的，妥妥的大美女，歌也
唱得相当好。 她教歌我唱得更卖力，挨的批也最
多，我却“痛并快乐着”。另一首是《我的算盘好伙
计》，教我们的是王老师。在我当时的眼里王老师
教歌的水平没得说，因为他识简谱，“哆、瑞、米、
发、嗦、啦、西”。 他的嗓音我却不喜欢，可能同性
相斥吧。我只对《我的算盘好伙计》里面的歌词感
兴趣。 里面有几句歌词是“我的个算盘好呀么好
伙计吔，唱起那歌来脆呀么脆滴滴吔。 从早我一
直忙呀忙到晚，喂，同志，你就听吧，劈里个劈，啪
啦个啪，劈里个啪啦劈里个啪，唱出了丰收的好
消息呀！”好长一段时间，我满嘴都是“劈里个劈，
啪啦个啪，……”当时觉得这几句歌词朗朗上口，
唱出来特别带劲，加之那时物质还很匮乏，对“丰
收的消息”特别渴望，丰收了就能多吃米饭和面
条，多好。 便反复唱，唱反复，百唱不厌。

三

时光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末， 有次放学回家
我到山上砍柴，突然听到沟对面山上干活的三干
叔在唱一首山歌，那歌词听起来怪怪的，调子听
得人痒痒的。 砍好柴扛到岔路口放下，我便到沟
对面找到三干叔，要跟他学唱那首歌。 三干叔开
始不肯，他说我父亲会唱，还是唱山歌的一把好
手，我身边就有好老师。 但我从没听父亲唱过山
歌，硬说他骗我，非要跟他学。 他大概看我心很
诚，便强调不许我跟任何人说。我满口答应后，他
便一字一句教了我。 我把歌词记进了脑海，调子
没学会，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唱歌又不着调。回家
后，我怕后面又忘了，偷偷摸摸把歌词记在作业
本上，再撕下来装进衣服兜。

翌日放学回家后 ，等父亲干活回来我瞅机
会便问他，是不是会唱山歌。 父亲听到这话面
无表情，问：“是哪个给你说的？ ”我说：“我就随
便问问。 ”父亲并未深究，只警告我说：“千万不
要学那些歌。 ”我说：“为啥？ ”他答非所问：“不
让你学就不要学，听到没？ ”便没了下文，只“吧
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父亲烟雾缭绕中的脸变
得越发严肃。 我心有不甘，便找机会问比我年
长许多的大哥，才得知前面好些年都禁唱这种
与情爱有关的山歌，将所有会唱的山歌都存进
记忆深处的“回收站”，不再“一展歌喉”。 不仅
自己不唱，也绝不允许自家的孩子学唱。 虽然
我学山歌时政策已经放开，人们也逐步解开套
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开始有人像三干叔似
的，在山川沟峁或田间地头干活时偶尔唱一首
山歌解乏提神。

我在家时不敢唱，便在有时外出回家迟了走
夜路时吼几嗓子给自己壮胆，永远是“郎在对门
哎，唱山歌喂，姐在房中哎，织绫罗喂，那个短命
死的发瘟死的挨刀死的，唱的那歌哎，好哇，唱得
奴家脚汃手软手软脚汃踩不得云板丢不得哎，梭
喂，绫罗不织哎，听山歌喂”这首歌“单曲循环”，
因为我只会这一首， 且快到家时便赶快闭嘴，怕
父亲听见。 目的也并非怡情悦性，而是让歌声化
作钟馗赶走黑暗中的魑魅魍魉。

四

后来参军到部队，学了更多
的歌。 记得刚到新兵连，排长就
给我们教歌，几乎每周都要学首
新歌。 《武警战士之歌》《打靶归
来》《我是一个兵》《战士的第二
故乡》， 这些歌都是新兵连学会
的。 除了有名白银来的新战士教
我们唱了一首《熊猫咪咪》，其余
全是军旅歌曲。 部队唱歌要的是
气势， 音准悄然退到次要位置，
我发现好些新战友和我一样，走
腔跑调是常态，我混在里面便毫
无违和之感。

部队有个传统， 流行拉歌。
每逢看电影、参加大型活动等场
合，在电影放映前和活动开始前
都要拉歌，中队与中队拉 ，排与
排拉，本单位在场的最高领导或
文艺骨干就成了专门组织拉歌
的人。 这时就看哪个单位唱得有
激情，哪个单位唱的嗓门大。 一
旦拉歌开始，现场便是一片歌声
与掌声交织的海洋 ，正像 《一二
三四歌》歌词写的那样：“唱得山
摇地也动，唱得花开水欢乐。 ”我
的高喉咙大嗓门在部队总算有
了用武之地。

到军校上学时第一次看电
影开展拉歌比赛，因我们一队拉
歌的声音没盖过其他队，队里政
委十分生气。 政委一生气，后果
很严重。 开学动员时他就给我们
讲过，我们是一队 ，啥都必须争
第一，才对得起这个“一”字。 我
们这帮刚入校门的生瓜蛋子居
然在全校教职工和学员面前给
他丢了脸， 让他觉得很没面子。
第二天晚饭后，他便组织一队全
体学员集中到训练场唱歌。 先集
体大合唱，再一个区队一个区队

唱，再一个班一个班唱，看谁有偷奸耍滑、出工不
出力的嫌疑，点名让站起来单独唱。 直让大家唱
到明月高悬、晚上休息的号音响起才罢休。 第二
天我们的嗓子都变成沙哑半沙哑状态，好几天才
缓过来。

从此后只要学校有活动学员队互相拉歌时，
我们就把唱歌变成了吼歌。在这个群体中我把自
己吼歌的水平发挥到了极致，不过走腔跑调的本
事也展示到了极致。

五

毕业分配到支队后， 我的老毛病改不了，经
常在机关走廊胡唱。 有次上厕所，我在走廊正唱
得带劲，政委开门走了出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
训：“走腔跑调的胡吼啥呢？上班时间整得满楼道
的噪音还让人上班不？ ”我一下懵了，政委平时对
我关爱有加，他突然生那么大的气，让我感到十
分震惊，赶快转身溜回了办公室。

偏偏那天十分倒霉，过了不大一会儿，政治
处一名放映员也去上厕所，他在往返的路上嘴里
也不停地哼着一首歌。 当时政委正在打电话，便
没出门抓现行。 因为我办公室在他斜对门，隐约
能听着他打电话的声音。他当时可能憋了一肚子
火，对声音也没辨别清楚，以为是我心生不满故
意再次唱歌表示抗议，电话打完推开我办公室门
又是一顿猛尅，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解释他就转身
拂袖而去。

后来我想，我们以前在楼道胡乱哼歌已成习
惯，政委从没批评过，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
包容，那天他情绪反常，可能有什么工作上的烦
心事吧，毕竟身为领导，管着一个数百人的单位，
难免有烦心的时候。 也许我判断的没错，因为他
后面见我时脸上又是一片晴朗的天。

时隔不久， 我上厕所时把政委的批评早忘到
九霄云外， 嘴里又不由自主地胡乱哼着一首歌，刚
好政委也来上厕所，我见他进来，赶快闭了嘴，他见
状先不由自主地笑了。 大概是笑我本性难改吧！

六

结婚后我在家中也经常胡唱，开始时老婆总
提醒我说唱跑调了， 我狡辩说这是我自己改编
的。老婆很无奈。随着了解加深，她才知道我唱歌
的水平属“生就的模子造就的船———定型了。 ”只
能听之任之。但别人不知，一次她闺蜜到我家玩，
我胡唱一首歌， 她刚听了几句就幽默地说：“唉，
先生，你唱歌像孙悟空翻跟头。 ”我茫然，问：“此
话怎讲？ ”她说：“你一嗓子拐了十万八千里嘛！ ”
我哑然失笑。她可是幼师毕业，懂乐理，属专业人
士。 妻子笑着解释：“老公说这是他的创新与改
编。 ”她闺蜜窃笑。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 KTV 这个专门唱歌的
场所，有时和亲戚朋友进 KTV 玩，酒后胆大，拿着
话筒就敢鬼哭狼嚎。 一次我唱了一首周杰伦的《东
风破》。 一美眉听后笑着说：“你把《东风破》唱成了
‘破东风’呢！ ”我一听，不觉大笑，她说得太好了，能
唱破东风的，恐怕只有我这水准能做到了。

还有一次和朋友一块到歌厅，我点了一首谭
咏麟的《披着羊皮的狼》。 那首歌刚流行开，我本
来也不会唱，但听着很喜欢，就胡乱唱 ，唱着唱
着，怎么原声出现了？后来一问，原来是放歌的服
务员实在不想被我走腔跑调的噪声污染了耳朵，
悄悄放出了原声，也算帮我遮遮丑，不至贻笑大
方。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本该我不好意思的，他
却反而不好意思了，一再向我致歉。

一晃黑发染霜，再没了唱歌的激情。 前不久
和朋友们到一山庄游玩，忽然听到山庄的歌厅里
传出的歌声，和我当年很像，典型地走音跑调，扯
着嗓子干吼。听着虽然刺耳，却有几分亲切。便怀
念起曾经胡乱吼歌的日子来，又开始控制不住自
己的嘴了。管它呢，为追忆似水年华，再走音跑调
吼一次吧！

离开喧嚣的城市，翩翩来到山中，立即就
被鸟声包围了。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清晨或者
黄昏，千百种鸟儿仿佛一起放开歌喉，向即将
到来的夏天展示全部热情与期待。身在青山绿
水间，处处闻到鸟鸣阵阵，让人十分陶醉,我竟
然一时舍不得离开。

夜里, 窗外似乎听闻一种奇异的呼唤声，
喔儿———喔儿———， 一声比一声哀婉缠绵，而
且声音忽远忽近，颇有几分神秘。 迷迷糊糊睡

到天亮，立刻就被鸟儿吵醒了。窗外嘈嘈切切，
推开窗，鸟声就涌了进来，外面早已经汇成了
鸟声的海洋。高一声，低一声，宛转的，高亢的，
既是间间关关，也是大珠小珠落下了玉盘。 山
涧、树林，鸟儿们上下翻飞，往来翕忽，却难以
发现身影。

走出去，到青翠欲滴的山谷中去寻找它们
的踪迹吧。 只见高耸的椿树间，一只只身形巨
大的红嘴蓝鹊， 拖曳着长尾从树顶落下，喳—
喳—，喳—喳—地叫着 ，呼朋引伴 。 笃—笃—
笃—笃，林间传来啄木鸟的敲击声，坎坎伐檀
兮，仿佛伐木的声响。不一会儿，茶茏间又流淌
一阵行云流水般的鸟鸣，这是画眉在歌唱。 而
布谷鸟却飞过一块块散落山间的梯田，一座座
冒着袅袅炊烟的石板屋顶，布谷，布谷，提醒农
人栽秧的季节到了。 隐藏在山头上的斑鸠，咕
咕咕咕不知疲倦地唱和着， 叫得山山岭岭相
应； 直到傍晚， 翠竹林里还响起竹鸡的欢叫，
“要下雨，要下雨……”那时天上真有一朵浓云
飞来，天色就渐渐地暗沉下去。

立夏前后，犁田打坝。 农人在布谷鸟的叫
声中，吆喝着牛踏入了田地，当锐利的犁铧划
开肥厚的土地，绽放出一层层泥花，仿佛在泡

软的水田里作画。 水田就像一面面镜子，倒映
着云天。 正午时分，太阳从山岗后冉冉升到头
顶，射出炽热的光芒。一到立夏，太阳就一改往
日温柔脾性，增添了几许阳刚之气。 大地明亮
耀眼，充满热度和力量。

立夏时节，万物争荣。茶事刚刚结束，农人
还没有歇息下来。春蚕出眠，桑叶正沃，绿油油
发亮，又到了采桑季节。 山涧苦艾一丛丛怒放
着，“救命粮”火棘芃芃开着白花，愈发把山谷
衬托得翠色逼人。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满眼都是浓绿的树林， 就是悬崖上的小树，只
要根上敷有一层薄泥，也照样顽强挺立、生意
盎然。 树下的山泉流入稻田，秧田里就像笼罩
了一层绿烟。那鸟声一天到晚也没有停歇的时
候，就像清风流水一样无处不在。 立夏三把黄
呢，桃红柳绿间，油菜金黄，枇杷橙黄，杏子娇
黄。 黄昏时分山外雷声隐隐，不一会儿就电闪
雷鸣，天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闪电像一把犀
利的长刃划过天空， 夜里怕要伴着雨声入眠
了。

立夏不久，那蝉声也该起了。 再次偕友寻
芳山中，那时鸟鸣依旧，绿意悠长，夏天姗姗到
来了。

一

茶叶生长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云朵是山岭
四季的衣裳。

写诗歌的文化馆长带领着一群向往乡村
生活的人，沿着晨露指引的方向，踏上了一条
通往云端的路。 追逐梦想的人们，不得不低下
骄傲的头颅。

修竹夹道，晨风轻送。 绿衣粉面的荼蘼站
在崖头欢笑，柔软的腰肢舞姿曼妙。

终于站立在云端，将生活踩在脚下。 举目
四望，重峦叠嶂，满目苍翠。 俯瞰脚下，绿意层
层，波浪翻滚。茶香、艾香以及草木清香味一齐
涌入肺腑，使人耳聪目明、神清气爽。俯身在茶
园里劳作的人们，累了，就扯一朵白云靠在上
面休憩。

此时此刻 ， 人的心里只会想起两个汉
字———伟大。 自然伟大，劳动者伟大。

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 气势如虹的马家河、方家河自深谷里奔流
而下，一路唱着歌，在一棵生长了 400 年、三人
合抱不过的枫杨树下拥抱———上演了一出“二
龙戏珠”。 “双龙”之名由此得来。

清凌凌的水在石头间跳跃欢腾， 碧空如
洗，山石草木如洗。轰隆隆的声音响彻山谷，站
在岸边的人，心里反而无比宁静。

山势巍峨，峡谷幽深，行人的眼前突然一
亮，清溪岸边，一树白色的小花怒放枝头。人们
不自觉驻足观看，啧啧感叹，在这寂寞冷清的
山野间，竟有如此繁盛美丽的花朵，傲立枝头，
孤独绽放。此刻，我们与花隔岸对视，眼里是花
团锦簇，心里有无限欢喜；此刻，人与花并立在
山谷，一时竟两相忘怀，天地无我。 恍惚间，阳
明先生也曾在此觉悟：“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
明白起来。 ”

通过手机搜寻， 竟有一个浪漫好听的名
字———蝴蝶戏珠花。蝴蝶该有一对白色的翅膀
吧，绕着枝头翩翩起舞，人的眼前是一片炫目
的白。

去听茶山居的路上， 人家房屋错落道旁。
自制的腊肉，挨挨挤挤地挂在房檐下，趁着阳
光晾晒在院坝上，满碟满碗地摆在餐桌上。 使
人感觉踏实，感受富足，想到幸福。

在听茶山居门前的场院里，一行人背靠茶
山，品茗纵论。清风徐来，日暖生烟；溪水潺潺，
茶香醉人。 “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 ”
“人生乐事，以茶为最。 ”倘若东坡先生在此，一
定又会吟诵出“在家灵运已忘家……且尽卢仝
七碗茶”的诗句来。

在谢坪村，在人家房屋密集的地方，一棵
生长了 500 年的银杏树孤独站立在山头，苍虬
青翠的枝叶伸展在云端。这里的村民们应该最
是与众不同、独具智慧吧？因为，他们每日清晨
起床，一打开门便有了仰望的高度。

三

夜晚，在双龙社区，在人家房屋门前的院
坝上，人们围坐在一起，临溪品茗，倾诉衷肠。
智者摆起了龙门———讲双龙的风土人情、前世
今生；作者深情诵读自己刚刚创作的作品———
关于双龙、关于茶山的诗歌；歌者放开喉咙，演
唱自己现编的山歌———发自肺腑的对这片土
地的赞歌。 夜色阑珊，虫鸣声起，人语声停，一
时寂静无声。 一抬头，深邃夜空，竟然繁星密
布。

在今夜，在巴山，在双龙，在有溪流茶园的
地方 ， 人们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 ， 抬头仰
望———星空璀璨，浩渺无边。

不禁感叹，如此星光熠熠，是有多少年没
有遇见过了？ 多少年没有像今夜这样，抬起头
来，仰望星空，感受自己的呼吸与心跳了？

双龙，凡俗尘世里如果有三百六十五种生
活，今生，我只选择与你相遇。

在“谁写谁看 ,写谁谁看”的当下，妻子不
厌其烦地品读拙作，让平凡普通人家的日子融
进一份别样的爱。

周末写篇小文，妻子外出踏青赏花，急忙
发走。然后才微信传给妻评判。半个小时后，妻
子回复短信：稿没改好莫乱投，泥牛入海可知
羞。 文似看山不喜平，尺水亦能兴波澜。

顿觉羞愧不已，马上重读一遍，稿件确实
乏力，故事差强人意，细节平淡无奇。只好推倒
重来，趁热打铁修改润色。自己人批评不见怪，
吹毛求疵是常态。 这样的切磋，夫妻间已经持
续了几十年。

都说写作是有意义的生活。作者本人往往
只缘身在此山中。 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好孬冗
长云雾中。第一读者是妻子，恰似诤友敲警钟。
丝丝苦来丝丝甜，常常提醒挂嘴边。

回顾我的写作历程， 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参加工作后，以写新闻通讯稿为主，准确地说
是单位里的新闻报道员，是新闻战线上的“业
余通讯员”。

第二阶段的写作是转业以后，调整到单位
办公室当了所谓的 “秘书”， 此时以写公文为
主。 领导讲话、工作报告、工作总结、信息调研
等等，写的是“应景文章”“遵命文字”，是职业
需要。

第三阶段是在二线岗位后。此时的写作没
有明确的主题，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全凭个人
爱好，自由发挥的写作。

妻有一双毒辣的眼睛，善于“纠错捉虫”，
点拨批评“狠”。 不管那个阶段的写作，她都能
发现类似语言干巴、题文不符、前言不搭后语，
没有特色的大众脸，过于啰唆、不够精练的语
法语句，都难逃她的火眼金睛。

她对我的文稿读得认真，知道言犹未尽之
所在。常言说好文不怕改，越改越精彩，她总是
能找出让我修改的理由。

早期写作都是在“方格田园”草纸上，从标

题、导语乃至整篇文稿，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
修改符号“爬”满稿纸各个角落。其中很多都是
妻子读后的意见，我用特定符号“圈拉”出来，
作为修改校勘的标记。

在妻建议下， 原稿总是被改得密密麻麻，
因此，誊抄起来务必认真仔细。 每到这个关键
环节，总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生怕出现哪怕
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尽量保持一篇文稿的
洁净和娟秀，直到完成方长长地舒一口气。

此时此刻，看“四方格子”里的文字，眼睛
里仿佛是瞅着一个新生儿呱呱坠地， 如释重
负。

把信件慎重投进邮箱后，又在静待花开的
渴盼中期待自己的稿件能够“中奖”。这样的心
情如同孕妇盼望生出一个健康漂亮的宝宝一
样，那是热切的等待，更是美好的希望。

有一年， 参加报社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来
到闻名遐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回家后
写了篇散文《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妻读后，盯
着标题审视许久，说这个题目俗套陈旧，需要
修改。

定稿时我把题目修改，编辑又把标题修改
为《总有眷恋入梦来》。 事后，我俩都觉得还是
编辑水平高， 制作和采用的题目更吸引人眼
球，内容也修改得更为简约。

作为文稿的第一读者，妻读得仔细，常常
是字斟句酌地考量。去年，拙作《想念娘亲泪淋
淋》写就。 母亲因患病离家出走 18 年，至今杳
无音讯，成为全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疼”的太
深太无助， 一家人谁都不愿意去揭开这个伤
疤。 初稿完成，妻子读后说啰里啰唆不是好文
章，还会冲淡主题。建议我写主要情节，抓主要
矛盾，通过细腻的感情，真实的细节来叙述。看
到精减稿， 妻子说：“若想文章发， 首先见泪
花”。 意思是好的文章必先感动自己才行。

后来，我把拙作发至一家杂志，得到众多
编辑的关心和鼓励，及时采用。 编辑把文章标

题改为《回来吧！ 我的娘》，主旨凸显，言简意
赅，使拙作的档次和品味得到很大提高。 我把
拙作发至朋友圈，亲戚朋友们纷纷留言，称赞
拙作是难得的心血之作，感人肺腑。 拙作对一
个积贫积弱的家庭来说，如同寒冬里的一抹暖
阳，对子女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社会在前进，时代在发展。现如今是“写字
不用笔，电话没有线。 钱是数字化，汽车新能
源。 ‘潮’起‘流’又来，迭代更新快。 稿件发邮
箱，分秒千里外。 ”

自从用上电脑写作，对大脑记忆力的考验
更高， 没有了纸上修改大笔一挥的趣味和惬
意。每当习作完成，总是第一时间拿给妻审读。
她总能读出味道，读出感觉，产生共鸣，达到思
想上的高度契合。

文章不管大小长短，只要变成铅字，我俩
都要“从头至尾”再来认真阅读一遍，与原稿比
较比较，看看编辑修改了哪些内容，在一片啧
啧佩服声中，又一次与没有见面的编辑进行了
无缝对接和意念上的沟通交流，实现文字能力
和鉴赏水平的同步提升。

“五一”期间,我们去了牵念已久的黄山,回
来写了游记散文《一眼黄山景万种》，以游览黄
山产生的共情为重点，尽量展现黄山与众不同
的自然美。 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公众号“我
们这十年———我的旅游故事”征文以《一眼黄
山景万种》为题刊载。

当天下午，我不让妻子做饭，去吃大餐，特
意犒劳犒劳品读之功、鼓励之情。

人的耐心可以融化一块岩石。我虽酷爱写
作，但悟性极差，每篇稿件都是反反复复修改
很多次才能看得下去。 之所以还在辛勤耕耘，
与妻子的耐心、细心分不开。

爱是灯火可亲。 生活中写作上的夫唱妇
随、琴瑟和鸣，是妻真心的呵护，是她长久的温
情，是她执着的成全，给予我前行的动力。徜徉
在文字的高山花海里，其乐融融。

往事 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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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双 龙 ， 在 谢 坪
□ 石昌林

妻是第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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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漫笔


